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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区位熵测度2009-2023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
 

香港、
 

澳门、
 

台湾)的纺织产业集聚度,
 

借助

重心模型、
 

标准差椭圆、
 

Dagum基尼系数、
 

核密度估计等方法,
 

结合棉花与纺织产业的关联特性及纺织产业对乡

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对中 国 纺 织 产 业 集 聚 的 时 空 特 征、
 

区 域 差 异 和 动 态 演 化 展 开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①
 

2009-

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度保持在0.7左右,
 

纺织产业集聚发展催生棉花需求持续增长,
 

有效带动新疆、
 

湖北、
 

山东等棉花主产区农民增收,
 

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华东地区集聚度最高,
 

其次是华中、
 

西北、
 

华南、
 

华北、
 

东北、
 

西南。
 

华东地区(叠加市场与技术优势)和华中地区(棉花资源与劳动力结合)集聚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疆(棉花主产区)所在的西北地区因棉花资源优势及政策扶持,
 

集聚度波动上升趋势 显 著,
 

且 棉 花 种 植 与 加

工环节的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
 

进一步拓宽了 农 民 增 收 渠 道。
 

②
 

2009-2023年 山 东、
 

浙 江、
 

江 苏、
 

福 建、
 

湖北和新疆是纺织产业的高值集聚省份。
 

全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受棉花主产区产业布局影响拉动整体 向 西 北

迁移,
 

空间覆盖范围持续拓展,
 

东西向(棉花主产区与加工区联结方 向)集 聚 趋 势 强 化,
 

空 间 分 布 不 均 衡 性 加

剧。
 

棉花主产区纺织产业集聚,
 

带动当地棉花种 植 规 模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促 进 农 民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务 工 就 业

等方式实现收入提升。
 

③
 

2009-2023年7大地理区纺织产业集聚的总体差异在持续扩大,
 

区域间差异(如棉

花主产区与非主产区、
 

加工区与贸易区差异)为总体差 异 的 主 要 来 源;
 

区 域 内 Dagum基 尼 系 数 的 平 均 值 从 大

到小依次为华北、
 

西北、
 

西南、
 

华南、
 

华东、
 

华中、
 

东北。
 

不同区域纺织产业集聚的 差 异 值,
 

对 应 棉 花 需 求 及

农民增收效应的区域不均衡性,
 

棉花主产区依托纺织产业获得更显著的乡村振兴赋能效果。
 

④
 

中国纺织产业

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
 

不同区域之间差异突出,
 

异质 性 特 征 明 显。
 

这 种 异 质 性 不 仅 体 现 在 产 业 集 聚

水平上,
 

更反映在纺织产业对棉花主产区乡村振兴的带动能力的差异上,
 

产业集聚 度 高 的 区 域 能 够 高 效 地 将

棉花资源优势转化为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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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ocation
 

entropy,thisstudy
 

measured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30
 

provinces
 

(excluding
 

Xiza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3.
 

Using
 

methods
 

such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model,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

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tton
 

and
 

textile
 

industries
 

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From
 

2009
 

to
 

2023,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remained
 

around
 

0.
 

7,
 

and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continuously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cotton
 

demand,
 

effectively
 

driving
 

an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in
 

cotton-producing
 

areas
 

such
 

as
 

Xinjiang,
 

Hubei
 

and
 

Shandong,
 

and
 

providing
 

industrial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gglomera-

tion
 

degree
 

in
 

the
 

East
 

China
 

region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Chinaregion,
 

Northwest
 

China,
 

South
 

China,
 

North
 

China,
 

Northeast
 

China
 

and
 

Southwest
 

China.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in
 

the
 

East
 

China
 

region(with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and
 

the
 

Central
 

China
 

reg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cotton
 

resources
 

and
 

labor
 

forc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Xinjiang,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a
 

major
 

cotton-producing
 

area),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in
 

agglomeration
 

degree
 

due
 

to
 

its
 

cotton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olicy
 

support.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of
 

cotton
 

planting
 

and
 

processing
 

links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further
 

broadening
 

farmers􀆳
 

income
 

channels.
 

②
 

From
 

2009
 

to
 

2023,
 

Shandong,
 

Zhejiang,
 

Jiangsu,
 

Fujian,
 

Hubei
 

and
 

Xinjiang
 

were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provinces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The
 

agglomeration
 

center
 

of
 

the
 

national
 

textile
 

industry
 

driven
 

by
 

the
 

industrial
 

layout
 

of
 

cotton-producing
 

areas.
 

Overall,
 

it
 

shifted
 

northwest
 

ward,
 

with
 

spatial
 

coverage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east-west
 

(direction
 

connecting
 

cotton-producing
 

areas
 

and
 

processing
 

areas)
 

agglomeration
 

trend
 

strengthened,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

tion
 

imbalance
 

intensified.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cotton-producing
 

areashad
 

driven
 

the
 

large-scale
 

and
 

industrialized
 

development
 

of
 

cotton
 

planting,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through
 

land
 

transfer,
 

employment
 

and
 

other
 

means.
 

③
 

From
 

2009
 

to
 

2023,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in
 

texti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mong
 

the
 

seven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such
 

as
 

those
 

between
 

cotton-producing
 

and
 

non-producing
 

areas,
 

and
 

between
 

processing
 

and
 

trade
 

area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overall
 

differences.
 

The
 

average
 

intra-regiona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showed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orth
 

China
 

>
 

Northwest
 

China
 

>
 

Southwest
 

China
 

>
 

South
 

China
 

>
 

East
 

China
 

>
 

Central
 

China
 

>
 

Northeast
 

China.
 

The
 

differences
 

in
 

texti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rresponded
 

to
 

the
 

regional
 

imbalance
 

of
 

cotton
 

demand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effects,
 

and
 

the
 

cotton-producing
 

areas
 

relied
 

on
 

the
 

textile
 

industry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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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significant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ment
 

effects.
 

④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non-equilibri-
um

 

in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th
 

promine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obvious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This
 

heterogeneity
 

was
 

evident
 

not
 

only
 

in
 

the
 

level
 

of
 

agglomeration
 

but
 

also
 

in
 

the
 

varying
 

capacity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to
 

dr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otton-producing
 

areas.
 

Regions
 

with
 

higher
 

agglomeration
 

could
 

more
 

efficiently
 

transform
 

cotton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momentum
 

for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tton
 

resource
 

endowment;
 

texti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
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纺织产业作为典型的资源依赖型产业,
 

其发展与棉花等原料供给紧密相关,
 

棉花的生产布局、
 

品质与

产量直接影响纺织产业的空间集聚方向与规模。
 

同时,
 

纺织产业的集聚发展会催生对棉花的持续需求,
 

这

种需求传导至棉花主产区,
 

能够推动棉花种植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
 

进而带动农民增收,
 

为乡村振兴注入

产业活力。
 

棉花作为纺织产业最主要的天然纤维原料,
 

其主产区(如新疆、
 

湖北、
 

山东等)往往成为纺织产

业初始集聚的核心区域,
 

而纺织加工技术成熟、
 

贸易市场活跃的地区(如华东沿海省份),
 

则依托棉花供应

链优势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效应,
 

形成“原料—加工—贸易”
 

联动的集聚格局。
中国是世界纺织服装产业大国,

 

纺织产业不仅是我国的传统优势行业,
 

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产业,
 

更在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纺织产业集聚催生的棉花规模化需

求,
 

直接拉动新疆、
 

湖北、
 

山东等主产区棉花种植面积扩大,
 

成为乡村振兴中“产业兴农”的重要载体。
 

即使

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态势下,
 

该产业仍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纺织产业大量就业

岗位分布在棉花主产区的县域及乡镇,
 

有效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助力农民稳定增收。
 

其在稳定外贸大

盘、
 

保障民生就业、
 

推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纺织产业通过陆续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中[1]。
 

经

过40多年的发展,
 

已率先建成领先世界的全产业链现代化纺织制造体系,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

与贸易国,
 

完成了“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
 

在这一过程中,
 

纺织产业对棉花需求的不断

增长,
 

推动了棉花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在全球5次

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
 

我国纺织产业逐渐从第4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方”,
 

转变为第5次国际产业转

移的“投资方”[3]。
 

然而,
 

近年来欧美国家加速引导在华产业与产业链转移,
 

且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生产要素

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降低[4],
 

我国纺织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作为产业空间组织的核心形态,
 

产业集聚是产

业发展过程中要素与企业在特定区域内持续集聚形成的地理现象,
 

不仅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更是影

响产业转移方向、
 

速度与效益的关键变量,
 

同时对棉花需求格局及乡村振兴的区域推进效果具有深远影

响。
 

合理的产业集聚能够降低转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
 

进一步扩大棉花需求,
 

强化

对棉花主产区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集聚形态的失衡则可能加剧区域产业空心化风险,
 

导致棉花需求区域

不均,
 

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节奏。
当前,

 

我国纺织产业正处于“向外转移”与“向内优化”并行,
 

且以内迁为主的关键阶段。
 

深入探究国内

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布局特征、
 

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
 

不仅是厘清产业转移与集聚互动关系、
 

丰富产业空

间理论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应用的重要尝试,
 

也是优化我国纺织产业区域布局、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巩

固“纺织强国”地位的现实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
 

充分发挥纺织产业对棉花主产区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推

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必然要求。
 

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解析纺织产业集聚与棉花需求、
 

农民

增收的关联机制,
 

对于破解“工农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经济现象,
 

长期以来是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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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
 

Jevons[5]、
 

Weber等[6]、
 

Krugman[7]和

Porter[8]分别从外部经济、
 

区位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以及竞争优势等不同视角出发,
 

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

了深入分析与系统性研究,
 

共同揭示了产业集聚在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
 

我国产业集聚研究的开端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而系统化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
 

尽

管起步相对滞后,
 

但发展迅速。
 

研究初期主要围绕3大方向展开:
 

①
 

对国外经典理论的引介与本土化调

适[9-10];
 

②
 

对我国产业集聚形成机理和动力机制的探讨[11-12];
 

③
 

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13-15]。
 

随着产

业集聚研究的持续深入,
 

我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不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与形成机制存在差异,
 

于是

研究视角开始向细分行业转移,
 

纺织产业集聚也由此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国内纺织产业集聚研究与产业发展阶段深度耦合,
 

研究焦点随产业生命周期演进不断深化,
 

形成了

与实践动态契合的多元化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
 

我国纺织产业依托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优

势、
 

棉花进口与转运便利条件,
 

在华东地区形成初始集聚。
 

罗勇等[16]基于EG指数测度发现,
 

纺织业在

江苏、
 

浙江等沿海省份的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内陆地区。
 

黄林秀等[17]的实证研究表明,
 

廉价劳动力、
 

政策

优惠与棉花供应链配套是这一阶段纺织产业集聚的核心驱动力。
 

牛鸿蕾等[18]的空间面板分析进一步证

实,
 

沿海地区凭借棉花进口便利与港口优势,
 

形成了“两头在外”的纺织加工贸易集群。
 

这一时期的研究

多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强调要素禀赋对纺织产业初始布局的决定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

型期,
 

东部沿海地区面临要素成本上升与环境约束强化的双重压力,
 

研究重心开始转向产业梯度转移与

区域重构。
 

王仲智等[19]对泛长三角地区纺织业转移的追踪发现,
 

棉花主产区对纺织加工环节的吸引力

显著增强。
 

陆亚新[20]指出,
 

新疆凭借棉花资源优势与政策扶持,
 

纺织产业集聚度年均增长达8.3%。
 

这

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
 

王晓成[21]结合案例比较与计量模型,
 

揭示了“棉花主产区—东部加工

区”产业链协同的3种模式:
 

原料直供型、
 

加工合作型与综合配套型。
 

值得注意的是,
 

赵冲[22]的历史研

究显示,
 

1949-1985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曾严重制约产业布局,
 

而新疆棉花产业的崛起为打破

这一困境提供了关键支撑。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双碳”目标导向的双重背景下,
 

纺织产业集聚研究进一

步向前沿领域拓展:
 

①
 

聚焦绿色可持续发展,
 

探讨低碳技术创新、
 

循环经济模式在集群内的应用路径,
 

以及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倒逼机制[23-25];
 

②
 

关注数字化转型,
 

分析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在集群供

应链协同、
 

智能制造中的渗透效应,
 

揭示数字技术驱动产业集聚形态向高端化、
 

服务化演进的机

理[26-27];
 

③
 

围绕全球价值链嵌入,
 

研究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角色转换,
 

探讨如

何通过品牌国际化、
 

供应链韧性建设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28-29]。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来看,
 

其虽为剖析我国纺织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
 

但在以下方面仍

存在拓展空间:
 

①
 

数据的时效性有待提升。
 

现有研究多基于早期数据,
 

对近年产业发展动态的覆盖不足。
 

②
 

区域差异分解方法的局限性显著。
 

当前研究采用的分解方法较为单一,
 

难以精准溯源省际及区域间差距

的真实成因。
 

③
 

动态演化分析的维度存在不足。
 

相关研究对纺织产业集聚动态演化的探讨多依赖于静态指

标,
 

缺乏对纺织产业集聚时空演变特征的多维度刻画与系统性解析。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尝试从

3个方面进行突破:
 

①
 

在数据维度上,
 

选取2009-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
 

不包括西藏、
 

香港、
 

澳门、
 

台湾)的面板数据,
 

通过区位熵指数测度纺织产业集聚度,
 

时间跨度覆盖“十一五”中后期至

“十四五”中期,
 

更加全面地反映政策周期下的演化特征;
 

②
 

在方法创新上,
 

综合运用重心模型(追踪纺织

产业集聚中心迁移轨迹)、
 

标准差椭圆(刻画空间分布形态变化)分析时空特征,
 

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

解区域内、
 

区域间差异)揭示区域不平衡的核心来源,
 

结合核密度估计(捕捉集聚度分布的动态跃迁)探讨

演化趋势,
 

最终形成“时空—差异—演化”的分析框架;
 

③
 

在实践价值上,
 

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

化产业政策(如东部集群“高端化”、
 

中部集群“承接优化”、
 

西部集群“特色化”)提供数据支撑,
 

也能为企业

布局生产基地、
 

规避区域同质化竞争提供实证参考,
 

助力纺织产业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集聚增效”与“区域

协调”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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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纺织产业集聚测算方法

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
 

机构及相关支撑要素因各种条件高度集中,
 

形

成具有紧密经济联系和协同效应的空间产业组织形态。
 

衡量产业集聚度的方法较多,
 

有区位熵[30]、
 

EG指

数[31]、
 

赫芬达尔指数[32]、
 

行业集中度指数[33]等。
 

区位熵(LQ)作为量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标,
 

通

过构建局部区域与整体区域的产业结构对比模型,
 

能够以简洁直观的数值形式测度特定产业在区域内的专

业化程度与集聚水平。
 

本文采用区位熵对我国各省的纺织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
 

表达式为:

LQij =
qij/gij

qj/gj

(1)

式中:
 

qij 为i省份j年纺织产业平均用工人数;
 

gij 为i省份j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qj 为j
年全国纺织产业平均用工人数;

 

gj 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区位熵的数值越大,
 

则表明纺

织产业集聚度越高。
 

当LQ>1时,
 

表明纺织产业在该地区具有集聚优势;
 

当LQ<1时,
 

则说明纺织产业在

该地区没有明显的集聚优势。

2.1.2 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分析工具,
 

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于探究区域发展进程中特定

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的动态演变过程。
 

区域发展本质上是各类要素持续集聚与扩散的复杂过程,
 

而重心位置

的动态迁移则直观地反映了区域发展进程中各要素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位移规律。
 

本文采用重心模型探究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转移态势,
 

计算公式为[34]:

X =
∑
n

i=1
Lixi

∑
n

i=1
Li

   Y=
∑
n

i=1
Liyi

∑
n

i=1
Li

(2)

式中:
 

X、
 

Y 分别表示纺织产业集聚重心的地理纬度和经度坐标;
 

xi、
 

yi 分别表示省份i的地理纬度和经度

坐标;
 

n 表示省份数;
 

Li 表示省份i的纺织产业集聚度。

运用欧氏距离公式计算重心迁移距离,
 

计算公式为[35]:

Dc = (Xt+c -Xt)2+(Yt+c -Yt)2 (3)

式中:
 

Dc 表示纺织产业集聚重心从t年到t+c年的迁移距离;
 

Xt、
 

Yt 分别表示t年重心的地理纬度和经

度坐标;
 

Xt+c、
 

Yt+c 分别表示t+c年重心的地理纬度和经度坐标。
 

重心迁移方向的计算公式为:

θ=arctan[(Yt+c -Yt)/(Xt+c -Xt)] (4)

式中:
 

θ表示纺织产业集聚重心从t年到t+c年的迁移方向。

2.1.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作为空间分析领域的重要计量模型,
 

通过构建长短半轴长度、
 

椭圆覆盖面积及旋转方位角

等核心参数,
 

系统量化地理要素在空间维度的离散程度与方向分布特征,
 

并在时间序列维度动态追踪其分

布格局的演变轨迹[36]。
 

本文利用标准差椭圆对中国纺织产业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计算公式为:

σx =
2∑

n

i=1

[Li(xi-X)cos
 

θ-Li(yi-Y)sin
 

θ]2

∑
n

i=1
L2

i

   X =
∑
n

i=1
Lixi

∑
n

i=1
L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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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y =
2∑

n

i=1

[Li(xi-X)sin
 

θ-Li(yi-Y)cos
 

θ]2

∑
n

i=1
L2

i

   Y=
∑
n

i=1
Liyi

∑
n

i=1
Li

(6)

S=πσxσy (7)

式中:
 

σx 和σy 分别表示椭圆在X 轴和Y 轴上的标准差;
 

X、
 

Y 分别表示椭圆的平均中心;
 

xi、
 

yi 分别表示

省份i的地理纬度和经度坐标,
 

θ为标准差椭圆的方位角,
 

S 为椭圆面积。

2.1.4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Dagum基尼系数可以将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
 

组间净差异及组间超变密度3个部分,
 

能够清晰识

别地区差距来源,
 

还能解决样本交叉重叠问题[37]。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纺织产业集聚的区域

差异进行测度,
 

计算公式为:

G=
∑
h

p=1
∑
h

q=1
∑
np

j=1
∑
nq

i=1
|Lpj -Lqi|

2n2L
(8)

Gpp =
∑
np

j=1
∑
np

r=1
|Lpj -Lpr|

2n2
pLp

(9)

Gpq =
∑
np

j=1
∑
nq

i=1
|Lpj -Lqi|

npnq(Lp +Lq)
(10)

式中:
 

G、
 

Gpp、
 

Gpq 分别表示总体、
 

区域内、
 

区域间基尼系数;
 

h 表示区域数;
 

np 和nq 分别表示p 区域和q
区域内的省份数;

 

Lpj、
 

Lpr、
 

Lqi 分别表示p 区域的第j个省份、
 

p 区域的第r个省份、
 

q区域的第i个省份

的纺织产业集聚度;
 

L 为所有省份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
 

Lp 和Lq 分别表示p 区域和q 区域的纺织产业集

聚度均值。
 

同时,
 

探究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38]。

2.1.5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
 

基于核函数对原始数据的平滑处理,
 

进而生成核密度曲

线。
 

通过对曲线分布位置、
 

波峰形态(高度、
 

宽度、
 

数量)、
 

延展性及极化特征等维度的系统解析,
 

能够精准

刻画研究对象的密度分布格局、
 

变量分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39]。
 

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对中国纺织产业

集聚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
 

计算公式为:

f(l)=
1
nk∑

n

i=1
K(

li-l
k

) (11)

式中:
 

f(l)表示密度函数;
 

k表示带宽;
 

li 表示i省份纺织产业集聚度;
 

l表示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
 

K 表

示高斯核函数。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参考相关研究,
 

纺织产业集聚规模依据平均用工人数进行衡量[30,40-42]。
 

选择该指标的理由为:
 

①
 

纺织

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用工规模直接反映企业集聚程度与生产规模,
 

与产业集聚的核心内涵高度契

合;
 

②
 

该指标可通过《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权威数据源获取,
 

数据连续性与可靠性强,
 

便于跨省份、
 

长时

间序列对比;
 

③
 

已有纺织产业集聚研究中,
 

平均用工人数被广泛用作集聚规模代理变量,
 

具有良好的学术

可比性。

7大地理区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
 

不包括西藏、
 

香港、
 

澳

门、
 

台湾)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划分为7大地理区展开区域研究,
 

并以2009-2023年为时间跨度,
 

借助面板

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8卷



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及各省统计年鉴,
 

其中棉花主产区(如新疆、
 

湖北、
 

山东)的

纺织产业数据,
 

同步结合《中国棉花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棉花产量、
 

种植面积等指标进行交叉验

证,
 

确保数据与棉花—纺织关联特征的匹配性。
 

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全。
 

7大地理区为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地区[43]。
表1 7大地理区划分结果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北京、
 

天津、
 

河

北、
 

山西、
 

内蒙

古

上海、
 

山东、
 

江

苏、
 

安 徽、
 

江

西、
 

浙江、
 

福建

广 西、
 

广 东、
 

海南

河 南、
 

湖 北、
 

湖南

陕西、
 

甘肃、
 

青

海、
 

宁夏、
 

新疆

重 庆、
 

四 川、
 

贵州、
 

云南

3 纺织产业集聚的时空特征

3.1 纺织产业集聚的时间趋势特征

2009-2023年全国及7大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2009-2023年全国纺织产

业集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受棉花产业发展影响显著。
 

2009-2015年集聚度均值在0.66~0.68范

围波动,
 

波动幅度较小,
 

表明该阶段产业布局相对稳定,
 

纺织产业集聚态势未发生显著变化。
 

此期间宏观

经济环境平稳,
 

政策延续性强,
 

棉花主产区(如山东、
 

湖北)纺织加工能力稳定,
 

东部沿海地区贸易市场成

熟,
 

产业布局受棉花供应链约束较小,
 

集聚态势平稳。
 

2016-2018年集聚度均值稳步增长,
 

一方面因新疆

棉花产量持续提升,
 

当地纺织企业入驻带动棉花需求年均增长,
 

棉农通过订单种植、
 

田间务工等方式,
 

人

均年收入增加;
 

另一方面,
 

华东地区通过技术升级,
 

强化棉花高端加工与品牌运营能力,
 

双向推动集聚度

上升。
 

然而,
 

2019年集聚度均值大幅降至0.61。
 

从外部来看,
 

受全球经济下行、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
 

出口受阻;
 

从内部而言,
 

2018-2019年全国棉花产量同比下降3.5%,
 

新疆棉花收购价格波动幅度达

13.8%,
 

原料供应不稳定使得部分中小纺织企业进行产能调整,
 

订单减少,
 

促使部分企业转移产能或缩小

生产规模,
 

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产业集聚格局。
 

2020-2023年集聚度均值逐渐回升并稳定在0.68~0.69范

围,
 

新疆棉花产业政策(如补贴、
 

产业园区建设)持续发力,
 

推动当地纺织加工规模扩大,
 

华东地区则依托

数字技术优化棉花供应链,
 

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
 

共同支撑集聚度稳定。

图1 2009-2023年全国及7大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变化趋势

2009-2013年(政策平稳期),
 

受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影响,
 

棉花价格稳定,
 

纺织产业集聚格局相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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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华东地区凭借其悠久的纺织产业历史、
 

发达的交通网络、
 

充沛的资本投入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等优

势,
 

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达到1.2以上,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东北地区由于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

结构,
 

对纺织产业投入相对不足,
 

配套产业链不完善,
 

其集聚度均值处于较低水平,
 

在0.2~0.4范围波

动,
 

在7大区域中处于明显劣势。
 

华中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一定的棉花等原材料产地优势,
 

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维持在0.98~1.11范围,
 

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
 

虽然纺织产业集聚规模与

华东地区存在差距,
 

但在区域内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
 

华南地区凭借其成熟的轻工业体系以及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始终稳定在0.43~0.46范围,
 

发展态势平稳但缺乏明显的

增长动力。

2014-2018年(政策转型期)是重要的调整与变革阶段,
 

其中2014年成为我国纺织产业区域格局变

化的关键转折点。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深化,
 

西北地区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新疆等地凭借丰富的

棉花资源以及国家在土地、
 

税收、
 

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吸引了大量纺织企业西进,
 

使西北地区纺织

产业集聚度均值从0.53迅速跃升至0.86。
 

与此同时,
 

华北地区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影响,
 

纺织产业

作为传统高能耗、
 

高污染产业,
 

受到环保政策和产业转移政策的双重挤压,
 

大量中小纺织企业因无法满

足环保标准和产业升级要求而被迫关停或外迁,
 

导致华北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度均值从0.39降至0.27,
 

并呈持续下滑趋势。
 

华东地区在2014年出现短暂下滑,
 

但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
 

集聚度均值迅速回升并在2018年再次接近1.3,
 

反映出该地区纺织产业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

的吸引力,
 

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时及时调整和恢复。
 

华中地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不断完善

产业链,
 

集聚度均值逐步上升至1.06~1.1范围。
 

而西南地区受限于交通不便、
 

人才外流等因素,
 

集聚

度均值逐渐下滑。

2019-2023年(乡村振兴深化期),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纺织产业向县域、
 

乡镇延伸,
 

华中、
 

西北地

区集聚度持续优化,
 

就业吸纳与增收效应凸显,
 

各区域间差异持续扩大。
 

东北、
 

华北和西南地区集聚度均

值持续低位且平稳,
 

反映其纺织产业集聚程度较弱且缺乏显著增长动力。
 

华东地区集聚度均值虽有小幅度

起伏,
 

但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华南地区集聚度均值相对稳定,
 

表明产业集聚程度处于相对均衡状态。
 

华

中地区集聚度均值先升后降,
 

产业集聚度稳定性欠佳。
 

西北地区集聚度均值呈上升趋势,
 

表示该区域纺织

产业集聚度有持续增强的态势。

3.2 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

2009-2023年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
 

利用 ArcGIS
 

10.8软件的自然断点分级法

将中国30个省份的纺织产业集聚度分为5个层级,
 

截取2009、
 

2014、
 

2019和2023年作为时间断面,
 

绘制可视化地图(分别为图2a、
 

图2b、
 

图2c、
 

图2d),
 

来分析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2009年,
 

纺织产业集聚呈现出“东部集中、
 

中西部分散”格局,
 

多数的省份处于第三、
 

第四和第五梯队,
 

集聚度低于0.705
 

9。
 

山东、
 

江苏、
 

浙江、
 

湖北为第一梯队省份(集聚度区间为1.014
 

9~2.130
 

6),
 

均

为棉花主产区或纺织工业基础雄厚地区,
 

集聚度高于1.014
 

8。
 

河北、
 

河南、
 

安徽、
 

江西、
 

福建、
 

新疆

为第二梯队省份(集聚度区间为0.705
 

9~1.014
 

8),
 

其中新疆依托棉花资源初步形成集聚优势。
 

2009年我国纺织产业集聚度整体偏低,
 

纺织产业集聚区域仅初具“雏形”,
 

且与棉花主产区分布高度

契合。
 

2014年,
 

黑龙江、
 

吉林、
 

宁夏、
 

陕西的集聚度有不同程度提升,
 

北京、
 

上海、
 

重庆等非棉花主

产区或加工核心区集聚度下滑,
 

区域格局开始向棉花主产区倾斜。
 

2019年,
 

逐渐形成“东部沿海+中

西部原料区”双核心格局,
 

高值集聚区集中于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棉花加工与贸易集中区)与新

疆(棉花主产与加工基地)、
 

湖北(中部棉花加工枢纽),
 

“原料—加工—贸易”联动的集聚格局正式形

成。
 

2023年,
 

第一梯队省份集聚度稳定,
 

甘肃、
 

重庆、
 

海南跌入第五梯队(集聚度区间为0.036
 

3~
0.131

 

8),
 

贵州跃升为第四梯队(集聚度区间为0.131
 

9~0.255
 

8),
 

空间格局进一步凸显棉花资源

与产业链分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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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2 2009-2023年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

3.3 纺织产业集聚的重心迁移与标准差椭圆分析

3.3.1 重心迁移分析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迁移轨迹如图3所示。
 

本文根据重心模型,
 

计算2009-2023年

中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坐标、
 

重心移动距离和移动方向,
 

并使用ArcGIS10.8软件输出中国纺织产业集聚

重心迁移的空间分布图。

从重心迁移方向特征来看,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的空间变动范围介于北纬33.16°-

33.76°、
 

东经110.99°-113.69°范围,
 

形成“东南—西北—西南—东南—西北”的迁移轨迹。
 

2009年集聚重

心坐标为
 

33.29°N、
 

113.35°E(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2014年后“西部大开发”政策深化推动产业西移,
 

重心

轨迹在2015-2017年明显向西北偏转,
 

与新疆纺织产业园区建设周期高度吻合,
 

2023年重心迁移至

33.64°N、
 

110.99°E(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
 

整体呈现出向西北方向的迁移趋势。
 

基于重心迁移频数的量化

分析显示:
 

在南北方向上,
 

呈现出“南北交织、
 

微向北倾”的空间演化特征,
 

2009-2023年向北迁移8次(占

总迁移频次的57%),
 

向南迁移6次(占总迁移频次的43%);
 

东西方向则表现为“东西交替、
 

以西向为主”

的变动规律,
 

期间向西迁移10次(占总迁移频次的71%),
 

向东迁移4次(占总迁移频次的29%)。
 

从迁移

距离维度观察,
 

2009-2023年纺织产业集聚重心,
 

东西方向迁移距离为218.47
 

km,
 

南北方向迁移距离为

38.85
 

km。
 

对比可知,
 

研究期内我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的东西向净迁移距离约为南北向的5.62倍,
 

东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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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变动幅度远大于南北向,
 

表明我国纺织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变动以东西向跨区域迁移为核心特征,
 

这与棉花主产区与加工贸易区的东西向产业链分工格局高度契合。
 

作为全国最大棉花主产区,
 

新疆近年来

承接了大量纺织加工环节转移,
 

推动了纺织产业集聚重心向西北偏移,
 

而这一东西方向的显著迁移,
 

既反

映了棉花主产区(西北地区)与加工贸易区(华东地区)之间的产业链联动不断加强,
 

也印证了“原料导向型”

产业的空间演化规律。
 

在这一迁移过程中,
 

新疆纺织产业就业岗位年均增长12%,
 

其中80%以上岗位面向

当地农村劳动力,
 

使棉农得以通过棉花种植获得基础收入,
 

同时能在纺织企业务工获得月均4
 

000元以上

的工资性收入,
 

实现“一地双收”,
 

而东西向产业链联动更使新疆棉花运输成本降低15%,
 

企业收购价提升

5%~8%,
 

直接转化为棉农收益。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3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重心迁移轨迹

3.3.2 标准差椭圆分析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分布标准差椭圆及参数分别如图4及表2所示。
 

本文运用标准差椭圆

分析方法,
 

依托图4进行可视化呈现,
 

并计算其相应参数值。
 

在变动范围层面,
 

椭圆面积从2009年的

301.19万km2 稳步递增,
 

2023年已达到375.96万km2;
 

长半轴从1
 

125.86
 

km大幅延展至1
 

575.85
 

km。
 

尽管短半轴在研究时段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
 

但从整体趋势判断,
 

中国纺织产业在空间上的覆盖范围持

续拓展,
 

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不断增多,
 

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在广度上呈现出持续扩张态势。
 

就变动方向而言,
 

经度数值由2009年的113.21°逐年递减,
 

2023年降至110.53°,
 

清晰表明纺织产业集聚中心在东西方向上

显著向西移动;
 

纬度数值从2009年的33.33°缓慢增长至2023年的33.60°,
 

虽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但也呈

现出一定程度的向北移动倾向。
 

二者综合作用,
 

使得纺织产业集聚中心呈现出向西北方向迁移的态势,
 

这

一过程与新疆棉花主产区的产业承接同步,
 

新疆及周边地区依托棉花资源,
 

逐步形成纺织产业集群,
 

推动

椭圆向西延伸。
 

这种局面契合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导向,
 

中西部地区凭借资源、
 

劳动力及政策优势吸引纺织

产业西进北移。
 

从形状分布角度分析,
 

长短轴比从2009年的1.32持续上升至2023年的2.07,
 

反映出纺织

产业空间分布受“棉花主产区(西北)—加工贸易区(华东)”产业链分工的主导作用持续增强。
 

东西向长半轴

的大幅延伸,
 

对应新疆棉花基地与东部纺织集群之间“原料—加工”的跨区域联动加固。
 

扁率由0.24增长至

0.52,
 

使得标准差椭圆的形态愈发扁长,
 

表明东西向要素流动强度显著高于南北向,
 

这一特征与我国棉花

主产区(西北、
 

华中)与纺织加工区(华东)的东西向分布格局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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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4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分布标准差椭圆

表2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分布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经度/

(°)

纬度/

(°)

长半轴/

km

短半轴/

km

椭圆面积/

万km2
方位角/

(°)
长短轴比 扁率

2009 113.21 33.33 1
 

125.86 851.59 301.19 115.10 1.32 0.24

2013 113.57 33.52 1
 

103.39 903.09 313.03 114.46 1.22 0.18

2016 112.92 33.81 1
 

229.99 904.66 349.55 114.90 1.36 0.26

2019 111.43 33.34 1
 

430.20 760.85 341.83 115.45 1.88 0.47

2021 111.00 33.43 1
 

494.19 762.88 358.07 115.16 1.96 0.49

2023 110.53 33.60 1
 

575.85 759.49 375.96 115.21 2.07 0.52

4 纺织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

4.1 总体差异

Dagum基尼系数及贡献率结果如表3所示。
 

本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7大地理区纺织产业集聚的

差异特征进行分析,
 

并把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
研究时段内,

 

总体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
 

从2009年的0.392增长至2023年的0.547,
 

说明中国纺织产

业集聚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总体差异持续扩大,
 

产业集聚的不均衡性逐步加剧。
 

总体差异扩大的核心原因

之一是“原料—产业”匹配度的区域差异,
 

华东地区、
 

西北地区因分别具备“技术+原料”优势,
 

产业集聚度

持续提升;
 

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因原料匮乏、
 

产业链不完善,
 

集聚度停滞不前,
 

导致区域差距拉大。
 

组内基

尼系数相对较小但也呈上升趋势,
 

从2009年的0.043增至2023年的0.064,
 

意味着各区域内部纺织产业

集聚度差异在缓慢增大。
 

组间基尼系数虽有波动但整体数值较大,
 

2023年为0.356,
 

表明区域间纺织产业

集聚存在显著差异,
 

而组间差异持续主导总体差异,
 

这种以“棉花主产区”和“棉花非主产区”为界线的显著

区域间差异,
 

深刻揭示了纺织产业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偏好性”。
 

棉花主产区(如新疆、
 

湖北)能更直接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农民收入优势,
 

而资源匮乏地区则难以享受同等的产业辐

射红利。
 

超变密度基尼系数也不断上升,
 

2023年达0.127,
 

说明地区间交错重叠所引起的差异对总体差异

的影响在逐渐增强。
从贡献率来看,

 

组间贡献率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2009-2023年虽有波动但大多在65%以上,
 

最高达

75.41%,
 

进一步强化了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主导作用。
 

组内贡献率相对稳定且较低,
 

在10.75%~

11第5期   
 

 李承志,
 

等:
 

棉花资源约束下的纺织产业时空集聚规律及其乡村发展研究



12.92%范围波动,
 

说明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较小。
 

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2023年达到

23.21%,
 

表明其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在逐步加大,
 

反映出部分非棉花主产区(如湖北)通过棉花物流枢纽的

建设形成次级集聚区,
 

打破传统“原料—集聚”的单一关联,
 

增加了区域差异的复杂性。
表3 Dagum基尼系数及贡献率结果

年份

基尼系数

总体
组内基尼

系数

组间基尼

系数

超变密度

基尼系数

贡献率/%
组内

贡献率

组间

贡献率

超变密度

贡献率

2009 0.392 0.043 0.291 0.058 10.98 74.28 14.74

2010 0.398 0.043 0.300 0.055 10.75 75.41 13.85

2011 0.423 0.046 0.316 0.061 10.90 74.73 14.38

2012 0.425 0.048 0.305 0.072 11.23 71.78 16.99

2013 0.433 0.050 0.293 0.090 11.65 67.65 20.70

2014 0.491 0.063 0.285 0.142 12.92 58.09 28.99

2015 0.440 0.052 0.305 0.083 11.76 69.30 18.95

2016 0.450 0.054 0.300 0.096 11.97 66.72 21.32

2017 0.472 0.055 0.318 0.099 11.66 67.32 21.02

2018 0.514 0.057 0.353 0.103 11.18 68.71 20.12

2019 0.526 0.059 0.363 0.103 11.25 69.15 19.60

2020 0.527 0.057 0.370 0.100 10.90 70.15 18.95

2021 0.531 0.060 0.358 0.113 11.29 67.49 21.22

2022 0.539 0.061 0.359 0.119 11.38 66.61 22.01

2023 0.547 0.064 0.356 0.127 11.63 65.16 23.21

4.2 区域内差异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地区内Dagum基尼系数如图5所示。
 

从7大地区内空间差异结果来看,
 

平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北地区(0.48)、
 

西北地区(0.43)、
 

西南地区(0.37)、
 

华南地区(0.27)、
 

华东地区

(0.26)、
 

华中地区(0.23)、
 

东北地区(0.13),
 

核心驱动因素与棉花资源分布、
 

产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就华北

地区而言,
 

河北省作为该地区唯一的产棉大省(2023年棉花产量占区域92%),
 

依托原料优势承接京津产业转

移,
 

纺织产业集聚度达0.74,
 

而北京、
 

天津等非产棉区集聚度低,
 

资源分布不均拉大了区域内差距。
 

西北地区

2023年新疆棉花产量为511.2万t,
 

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约91%,
 

依托“纺织园区+棉农合作社”模式,
 

产业集聚

度高达
 

3.16,
 

而甘肃、
 

青海因缺乏棉花资源与产业链支撑,
 

集聚度低于0.2,
 

资源禀赋差异主导区域内分化。
 

西南地区棉花产量分散,
 

且受交通不便、
 

产业配套不完善影响,
 

各省份集聚度呈“碎片化”分布,
 

差异程度居

中。
 

华东、
 

华中地区棉花主产区与纺织产业布局高度契合,
 

区域内资源与产业匹配度高,
 

差异相对缓和。
 

东北

地区非棉花主产区,
 

纺织产业以小规模加工为主,
 

各省份集聚水平普遍较低,
 

区域内差异最小。
从变化率来看,

 

2009-2023年东北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波动幅度显著,
 

数值整

体在0.09~0.2范围起伏,
 

反映出该地区纺织产业集聚程度在这一时段内稳定性欠佳,
 

产业分布格局变动

频繁。
 

华中地区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展现出缓慢递增态势,
 

由2009年的0.18逐步攀升至
 

2023年的

0.28,
 

暗示着华中地区纺织产业集聚程度在持续加深,
 

产业资源正不断向特定区域集中,
 

产业集群效应渐

趋凸显。
 

西南地区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呈现出增加→减小→增加→减小的变化趋势,
 

表明西南地区纺

织产业发展在不同阶段受政策导向、
 

市场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
 

区域内产业均衡性处于动态调整过程,
 

产

业发展格局尚未完全稳定。
 

华北、
 

西北、
 

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大致遵循增加→减小→
增加的变化趋势,

 

说明这些地区纺织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初期集聚度上升、
 

中期因产业结构调整或外

部竞争等因素导致集聚度下降,
 

而后又因新的发展契机(如产业升级、
 

政策扶持等)使得集聚度再度回升的

途径,
 

纺织产业集聚发展具有阶段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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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地区内Dagum基尼系数

4.3 区域间差异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区域间 Dagum 基尼系数如图6所示。
 

从均值来看,
 

东北—华东

(0.66)、
 

东北—华中(0.61)、
 

华东—华北(0.63)、
 

华东—西南(0.67)、
 

华中—华北(0.58)、
 

华中—西南

(0.61)、
 

华北—西北(0.56)、
 

西北—西南(0.56)共8组区域间Dagum基尼系数均值超过0.55,
 

表明这些区

域在纺织产业集聚水平、
 

规模效应以及专业化分工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

图6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区域间Dagum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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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区域要素禀赋的非均衡分布:
 

华东地区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
 

先进

的技术装备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
 

形成了高度集聚的纺织产业集群;
 

东北地区则因传统产业转型滞后、
 

劳动力外流等因素,
 

产业集聚度相对较低;
 

西南地区则受限于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及市场容量,
 

纺织产

业的发展规模与效率明显滞后。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东北—华北(0.42)、
 

东北—华南(0.39)、
 

东北—西

南(0.34)、
 

华东—华中(0.27)、
 

华中—华南(0.43)、
 

华中—西北(0.41)、
 

华南—西北(0.44)、
 

华南—西

南(0.41)这8组的Dagum基尼系数均值均低于0.45,
 

反映出这些区域间纺织产业发展的差异相对较

小。
 

例如,
 

华中—华南地区在纺织服装加工领域展现出较强的产业协同性,
 

通过劳动力资源互补及技术

转移扩散,
 

实现了产业梯度转移与协同发展;
 

东北—华北地区则在原材料供应、
 

纺织机械制造等环节形

成了产业联动,
 

有效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5 纺织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分析

全国及7大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度的三维核密度结果如图7所示。
 

从波峰数量来看,
 

研究初期全国纺织

产业集聚度整体呈现出单峰主导的分布形态,
 

集聚水平在省际间相对均衡,
 

未形成明显的高低梯队分化,
 

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较为均质的发展状态。
 

随着产业转移推进与棉花资源导向作用强化,
 

单峰形态逐渐被

打破,
 

曲线开始呈现出多峰分化趋势,
 

高值集聚区间逐渐形成独立峰值,
 

表明省际间集聚水平开始出现分

层,
 

梯度差异逐步显现。
 

研究后期多峰分化格局趋于稳定,
 

主峰(峰值最高)与次峰并存的分布特征清晰,
 

主峰对应全国多数省份所处的中低值集聚区间,
 

次峰则对应少数省份形成的高值集聚梯队,
 

两极分化与梯

度分异特征显著增强。
 

整体来看,
 

全国纺织产业集聚由早期均衡单峰分布,
 

逐渐演变为后期梯度分化、
 

多

峰并存的极化格局,
 

空间非均衡性由隐性差异转为显性极化,
 

与区域间差异持续扩大、
 

高值省份集聚优势

不断强化的时空特征保持一致。
从分布位置来看,

 

在2009-2017年核密度曲线的主峰呈现出向右偏移趋势,
 

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华东

地区纺织技术升级以及新疆原料加工规模扩大,
 

使得该阶段中国纺织产业集聚核心水平持续提升,
 

产业空

间布局也逐步朝着高集聚度方向深化发展。
 

2018-2023年主峰出现明显向左位移,
 

意味着纺织产业集聚的

核心水平开始逐渐降低,
 

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扩散态势。
从分布形态来看,

 

核密度曲线主峰与次峰的高度差异显著,
 

表明纺织产业存在核心集聚区域与次级集

聚区域的梯度结构。
 

2009-2017年主峰高度持续下降且核密度曲线宽度变窄,
 

表明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区不

仅集聚强度减弱,
 

其空间辐射范围也在同步收缩。
 

2018-2023年主峰高度逐步回升且曲线宽度不断拓展,
 

意味着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区的集聚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同时集聚空间范围也在大幅扩张。
从延展性来看,

 

核密度曲线右拖尾趋势随时间显露出来,
 

这一现象表明在纺织产业集聚的分布结构中

存在少数但集聚程度较高的极端值或长尾部分。
 

这种现象意味着在研究时段内,
 

尽管大部分区域的纺织产

业集聚度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但仍有部分区域的产业集聚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形成了产业集聚的“头部

效应”,
 

暗示纺织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并非完全遵循均匀或对称分布,
 

而是在高集聚度方向上存在一定程度

的离散点或集聚区。
图7b-图7h展示了7大地区的三维核密度图。

 

东北地区纺织产业集聚的核密度曲线存在1~2个侧

峰,
 

且2018年主峰峰值显著上升、
 

主峰中心右移,
 

表明在其产业集聚分布结构中存在少数集聚程度较高的

区域,
 

凸显了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匀性;
 

侧峰的存在反映出区域内产业集聚具有多元性与异质性,
 

导致纺

织产业发展形成不同的集聚态势。
 

2018年主峰峰值上升,
 

意味着当年东北地区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区域的集

聚强度大幅增强,
 

而主峰中心右移则进一步显示该地区纺织产业集聚核心水平提升,
 

产业空间布局向更高

集聚度方向演进。
华北地区的核密度曲线有1个侧峰,

 

主要是由于河北省纺织产业集聚规模显著高于北京、
 

天津、
 

山西

和内蒙古。
 

在2017-2023年观测时段内,
 

核密度曲线主峰峰值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主峰宽度却逐步减小,
 

这一现象表明该时期内华北地区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区域的集聚强度持续增强,
 

产业要素不断向优势区域加

速集中;
 

而主峰宽度减小则意味着产业集聚的空间辐射范围有所收缩,
 

反映出核心集聚区对周边区域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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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扩散效应减弱,
 

产业集聚呈现出向核心区域高度集中、
 

空间分布更为紧凑的发展态势。

图7 全国及7大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度三维核密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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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的核密度曲线在2009-2023年主峰峰值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
 

同时主峰中心整体向右偏移,
 

表明在研究时段内华东地区纺织产业集聚强度虽经历阶段性震荡,
 

但整体振荡呈弱化态势。
 

主峰中心持续

右移则揭示该区域纺织产业集聚的核心水平仍在提升,
 

空间布局不断向更高集聚水平演进。
 

这种峰值下降

与核心水平提升并存的现象,
 

反映出华东地区纺织产业在规模扩张趋缓背景下,
 

正经历从粗放型集聚向高

质量、
 

专业化集聚的结构性转型过程,
 

产业集聚的质量提升与空间极化效应同步显现。
华南地区核密度曲线在主峰左侧呈现出明显侧峰结构,

 

主峰峰值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说明区

域内存在次级产业集聚中心,
 

产业集聚过程遵循“加速集聚—规模饱和”的阶段性演变规律,
 

并表现出相对

明显的极化现象。
华中地区核密度曲线的主峰峰值在2009-2020年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

 

2021-2023年开始逐渐

回升,
 

2009-2023年主峰中心整体持续向左偏移,
 

表明该区域内不同空间单元之间集聚程度分化加剧,
 

整

体集聚规模呈现出收缩态势,
 

反映出纺织产业空间分布的离散化倾向。
西北地区2009-2016年核密度曲线的主峰峰值呈波动下降态势,

 

反映出该时段内产业集聚程度的集

中趋势有所弱化。
 

2017-2023年主峰峰值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
 

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的集中趋势开始增强。
 

同时,
 

主峰中心整体上呈现出向左移动的趋势,
 

意味着产业集聚的重心向较低集聚度方向偏移。
 

自2018年

起,
 

核密度曲线由单峰形态逐渐转变为双峰形态,
 

暗示西北地区纺织产业集聚模式发生了转变,
 

反映出区

域内纺织产业发展的多元性与差异化逐渐凸显。
西南地区核密度曲线的主峰右侧存在1个侧峰,

 

2009-2020年主峰峰值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
 

表明该

时段内西南地区纺织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增强,
 

产业集中趋势愈发明显。
 

2021-2023年,
 

主峰峰值开始下

降,
 

意味着产业集聚程度的集中趋势开始减弱。
 

同时,
 

主峰中心整体呈现出左移趋势,
 

相对较低集聚水平

的区域在产业集聚格局中的影响力有所上升。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1)
 

2009-2023年中国纺织产业集聚度保持在0.7左右,
 

棉花资源禀赋是产业集聚的基础驱动因素之一,
 

同时纺织产业集聚显著拉动棉花需求增长,
 

成为推动棉花主产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华东地

区(技术+市场+原料进口)、
 

华中地区(棉花主产区+就地加工)集聚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区域纺

织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带动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和收购价格稳定,
 

直接提升棉农收入;
 

西北地区(新疆棉花基

地)集聚度波动上升,
 

新疆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棉花加工岗位,
 

还通过订单农业模式保障

棉农收益,
 

助力当地乡村产业振兴;
 

东北、
 

华北、
 

西南因棉花资源匮乏,
 

集聚度长期低于全国水平,
 

区域差

异显著,
 

相应地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也存在明显差距。

2)
 

在空间格局上,
 

山东、
 

浙江、
 

江苏、
 

福建(东部高端制造)、
 

湖北(华中棉花加工枢纽)、
 

新疆(核心产

棉区)为高值集聚省份;
 

集聚重心向西北地区(棉花主产区)迁移,
 

重心东西向净移动218.47
 

km、
 

南北向净

移动38.85
 

km,
 

东西向迁移距离远大于南北向;
 

空间覆盖范围拓展,
 

但东西向集聚不均衡性加剧,
 

“东部高

端制造—西部原料加工”
 

的跨区域分工格局形成。
 

这一格局使得棉花主产区与纺织加工区的联系更为紧

密,
 

西部棉花主产区能够依托东部纺织产业的技术与市场优势,
 

提升棉花附加值,
 

同时东部纺织企业也能

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
 

实现“产业集聚—棉花需求—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3)
 

7大地理区总体差异持续扩大,
 

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
 

“棉花资源—制造能力”区域错配是核心成

因之一;
 

区域内差异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北、
 

西北、
 

西南、
 

华南、
 

华东、
 

华中、
 

东北,
 

棉花资源分布不均

强化了区域内分化,
 

在棉花资源丰富的区域,
 

纺织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更为集中,
 

而在资源匮

乏区域则难以通过纺织产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4)
 

纺织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
 

异质性源于“棉花资源禀赋—加工制造能力—市场需

求”
 

的区域错配,
 

新疆、
 

湖北等产棉区因“原料—制造”协同性强,
 

集聚度高,
 

其纺织产业能够深度融合

当地农业生产,
 

通过棉花种植、
 

加工全链条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而东北、
 

西南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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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对外依赖度高、
 

制造能力较弱,
 

集聚度较低,
 

纺织产业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乡村振兴的

产业支撑相对薄弱。

6.2 建议

1)
 

强化“棉花—纺织”协同的区域差异化布局,
 

提升对乡村振兴的精准带动能力。
 

华东地区依托技术优

势,
 

发展高端纺织制造,
 

建立新疆棉花直采基地,
 

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同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与新疆棉农

建立长期合作,
 

保障棉农收益稳定;
 

华中地区扩大棉花种植规模,
 

完善“原料—加工—服装”产业链,
 

在县

域布局纺织加工中小企业,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西北地区以新疆为核心,
 

建设“棉花种植—纺纱—织

布”一体化基地,
 

依托“一带一路”拓展中亚棉花进口渠道,
 

弥补原料缺口,
 

同时加大对棉农的技术培训和种

植补贴,
 

提升棉花产量与品质,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2)
 

优化“原料—制造”协同的要素配置,
 

强化纺织产业对乡村振兴的要素支撑。
 

设立跨区域棉花物流

专项基金,
 

降低新疆棉花向东部、
 

西南的运输成本,
 

提高棉花主产区原料流通效率,
 

间接提升棉农实际

收益;
 

建立“新疆—华东”纺织技术转移联盟,
 

推动西部原料加工环节升级,
 

提升西部纺织企业附加值,
 

创造更多高收入岗位,
 

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
 

在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试点“棉花+化纤”混纺产业园区,
 

降低对天然棉花的依赖程度,
 

培育新的集聚增长点,
 

同时探索与当地特色农业结合的产业模式,
 

拓宽乡

村振兴产业路径。

3)
 

推动“绿色原料—低碳制造”协同转型,
 

实现纺织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制定新疆棉花绿色

种植标准,
 

将棉花碳足迹纳入纺织产业低碳考核,
 

鼓励棉农采用生态种植技术,
 

提升棉花绿色价值,
 

同时

通过碳交易机制增加棉农额外收益;
 

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建设“低碳纺织园区”,
 

推广再生棉应用,
 

降低产业

环境影响,
 

同时引导园区企业与周边农村开展生态合作,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建立“棉花种植—纺织制造”
全链条碳交易机制,

 

提升产业绿色集聚水平,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经济优势。

4)
 

深化“原料—制造—市场”的全球协同,
 

增强纺织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辐射范围。
 

支持东部纺织企业

参与国际棉花贸易规则制定,
 

保障原料供应稳定,
 

避免棉花价格大幅波动对棉农收入造成冲击;
 

引导新疆

纺织企业依托中欧班列,
 

向中亚、
 

欧洲出口棉纱产品,
 

拓展国际市场,
 

带动新疆棉花出口,
 

提升棉农种植积

极性;
 

构建“东部研发设计—西部原料加工—全球市场销售”的协同网络,
 

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
 

使西

部棉花主产区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
 

通过纺织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乡村发展,
 

实现产业

振兴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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